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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掉钱了
今天老婆回来，一脸沮丧，吞吞吐吐

地说：“老公，我掉了钱！”
看她紧张的样子，我安慰她说：“没事

儿，老婆。”
老婆：“心情不好，不想做饭。”
我一拍胸脯说：“我来做！”
吃过饭后，我还主动地洗了碗。
临睡前，我终于忍不住了，问：“老婆，

你掉了多少钱啊！”
老婆委屈地说：“掉了一个钢镚儿。”
我：“……”
贼多
我去饭店吃饭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

颜值很高的男生老往我这边看。几分钟
后他站起身，在他朝我走来的七八秒钟时
间里，我迅速脑补了各种他有可能跟我搭
讪的话，并迅速想出各种应对的语句，结
果他对我说：“小姐，你可以往旁边挪一挪
吗？我看不到我的电动车了，这时候贼多
……”

抹零
吃完饭结账，102 元钱。和老板商

量：“抹个零行不行？”老板说：“行。”于是
我拿出12元钱给老板，老板看了12元钱
半天，说：“开了好几年店，就没听过还有
从中间抹零的！”

滚滚长江东逝水
一次考试，我后面的同学问我：“关于

长江的诗句有哪些？”我说：“滚滚长江东
逝水。”后来试卷发下来时我笑喷了，他试
卷上面写着：“滚滚长江都是水。”

稳定性
数学课上，同学说：“三角形是最稳定

的，而且三角形的稳定性在现实生活中的
应用无处不在。”

老师：“这位同学，你能举一个例子
吗？”同学：“三角恋。”

老师：“你这节课站着上！” （广日）

有位律师朋友常在脸书上写生活感想，
这一则让我“黯然而笑”：

他说他回家搭电梯上楼时，碰巧遇到隔
壁家的先生，他带着一个陌生女人，手搂着女
人的腰，看见他，微微笑了一下，没有什么尴
尬。

当邻居十多年了。他以前也常在电梯里
遇到这位先生的太太，这位和先生一起创办
公司的太太穿着非常朴素，素颜，从来未曾打
扮，两手总是提着大包小包，不是买菜，就是
忙着倒垃圾，接孩子，忙进忙出……

只知一两年前，隔壁家的孩子都出国读
书了，有一阵子没见到那太太。后来才听管
理员说，那太太因病过世了。

才没多久，这先生已经有了新人。这新
人和旧人有天壤之别：她穿着时髦的衣服，名
牌围巾名牌包，娇嗔娇笑……更不同的是，以
前也曾和隔壁家先生太太一起进电梯，只看
见两人相对默然，如今，这先生把新人紧紧搂
着，唯恐她飞走似的。

这位律师的感想是：你们女人啊，实在不
该对自己不好，要不然，把自己累死了，一定
会有另外一个人，来住你的房子，用你的钱，
睡你的老公，打你的孩子！

他的措辞是毒了些，但也一针见血。
有关自苦，还听过更糟的实例。
一名40岁的太太，一检查有恶性肿瘤

时，“不想让先生孩子担心”，不愿接受正规治
疗，藏了两年想自我调理，结果转移至肺脏。
她知道自己活不久了，接受痛苦的治疗时咬
着牙对先生说：我希望你赶快找到一个好女
人，找到了，告诉我，这样我比较没有遗憾。

丈夫不知是太天真还是二百五，真的在某
个假日登山活动中认识了一名恢复单身的女
子，还来告诉病妻，他终于知道什么才是爱情。

病妻五内俱焚。这位先生果真每个假日
就去陪着“即将来继位”的女人。有空来看病
妻时，面带喜色地告诉病妻，这女人有多好，
多周到。他并不知道，女人只要还有一口气
在，心痛如绞都少不了。

这男人看不出妻子的心情，直到她去世
后才在她日记本中读到她如被万箭穿心的形
容。

女人确实不该对自己不好。舍不得对自
己好的结果，往往是自己辛苦种树，却从来舍
不得尝尝果子的滋味，甜美的果实有人代吃。

女人犯不着说些表面话和反话，来证明
自己很“懿德长存”。你有资格享受你的人
生，并且要家人尊重自己的感觉。

我看到的是，所处的这一代，仍有许多女
人，承袭着牺牲美德，在婚后、有了孩子之后，
冰冻自己的需要，只把希望和荣耀寄托在自
己以外的人身上，所有的力气从未拿来为自
己的梦奋斗过，也未曾独享片刻幸福。

不该苦的不要苦，不该痛的别让痛，不要
活得让自己都那么可惜。

我们不是生来演苦旦的。

回到家乡插了枪

自彬县大战之后，抚汉军由最为鼎盛时期
逐渐走向衰败。按照最初的战略意图，本来要
在夺取临潭之后，过狄河北上进取兰州，但沿途
官军防守严密，叠次挫败。白朗欲要改道南下，
进取四川，可众多杆头皆不同意，在临潭召开的
临时会议上确定行动方案时，首领们主张对立，
互不相让。白朗忧心忡忡，北取兰州，关隘重
重，南下四川，反对者太多。自人马入甘以来，
人烟稀少，粮食奇缺，不少地方饮水困难，诸多
不利因素难以克服，军中骨干又多主张返豫，就
连革命党派来的沈参谋沈猴子也无可奈何，众
意难违之下，白朗只好率队，回师东归。

抚汉军在回师的路上，不时被剿军和民团
截击，“湖客”（湖北杆子）走了，原先加入的各地
的杆子也都归心似箭，纷纷离队，历经千难万
险，这支队伍总算又拉回到河南境内。但在剿
军的夹击中，拉到豫西一带的抚汉军也到了兵
临散地的地步，大量的弟兄不辞而别，只剩下最
初拉杆时的一些基本杆众，而大量的剿军却分
途杀来，越聚越多。白朗、王振清、王茂斋、任孟
见、刘绍武等几十个人被逼进虎狼爬岭，在三山
寨一次围剿中，四十一岁的白朗中流弹毙命，抚
汉军就此解体。

在各路剿军云集豫西时，这些杆众有的回
家插了枪，有的趁机打入官军内部，有的则潜伏
起来，待机再举。

张庆是在半个月后的一天夜里潜回到后张
庄村的，那天的夜色沉寂而阴森，一人多高的玉
米棵子像排列整齐的鸟铳，无言地直刺天幕，夜
风拂动着那长长的叶子，发出轻微的沙沙声，沉
睡在虎狼爬岭臂弯里的后张庄寂静无声，像婴
儿睡在母亲的怀抱里，那么的安宁、甜蜜。

张庆像个幽灵一般在村里出现，他溜着土
墙老屋，悄然来到家里，轻轻敲击着草房屋门。

“爹，开门呀，我是老三，爹，快开门吧！”
想儿想疯了的张文俊在似睡非睡的梦中闻

听门外有响动，催促张河快去开门。
“爹，你老耳聋了？没人敲门，那是风吹动

门鼻儿的响声。”张河似乎是发出的梦呓。
“不，我听到了，是小三回来了，快、快去开

门呀！”
张河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慢腾腾地

抽开门闩，对着门外就要撒尿时，忽见面前站着
一个高大的黑影，把他吓得腿一软，差点跪下。
他打了个激灵，喝问道：“你、你是人是鬼？”

“二哥，我是老三啊。”
“哎呀，果真是老三？你都长这么高了，差

点让我认不出来，听说大哥和你一起跟着白朗
蹚起来了，咱爹挂念得不得了，担心你们有个三
长两短，天天絮叨你俩。”张河说着，将一泡尿撒
完。

“咱爹呢？”
“刚才还在念叨呢。”
“小三、是小三回来了？爹做梦都梦见你和

林儿啊！”不知是惊喜或是悲伤，张文俊竟轻轻
啼泣起来。

在张河点亮油灯时，张庆凑过去，抖着手里
的白布袋子道：“爹，我回来了，身子骨好好的，
你咋难心得说哭就哭呢？你看我给你带回来的
是啥？”他把带回的烟土和金银财物放在床头
说：“这里有金银财宝，专门孝敬您的。”

“嗨！”张文俊叹息道，“爹又不抽那玩意儿，
哪远扔哪儿去。小三，你回来了你大哥呢，你大
哥怎么没回来呢？”

张庆凝望着如豆的灯光，心里有无尽的怅
然，因为哥哥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他没敢正面
回答爹的问话，而是轻声说：“大杆子失败后，官
军到处追剿，人都逃散了。不过，我敢断定，过
不了几年，一定还会有大杆再次崛起，因为，我
知道绿林江湖里有很多特别能吃苦、能战斗、头
脑灵活的指挥员。通过无数次的战斗磨练，不
少人增长了见识，增强了勇气，提高了战略战
术。”

抚汉军失败后，张庆回到家里潜藏一段时
日，得知官府查剿的力度有所减小，才由躲躲闪
闪变得明目大胆地外出活动了，而何处是他的
栖身之地呢？

下期关注：栖身马队受了伤

上班三天，宋暖想当逃兵

出了大厦，才发现出了一身的
汗，被风一吹，感觉冷飕飕的。很
快，更大的打击出现了：车丢了。

宋暖坐在街心花园的长椅上，
无助地看着繁华的街道与行色匆
匆的路人，越想越伤心，捂着脸又
稀里哗啦哭了一场。上班才三天
已经哭两回了，宋暖一边暗骂自己
没用，一边愈发地想当逃兵：要么
回家当宅女，要么回学校考研，不
上这劳什子班了，一个月600块，
眼泪都快要哭干了！

哭完了，方才觉得心里好受了
些，磨磨蹭蹭坐公交车回到公司。
刚进办公室，就被郝敏劈头盖脸一
通好训：“你怎么去这么久？我打
那么多电话给你怎么不接？”宋暖
刚刚平复的心情又翻腾起来，她急
忙从包里翻出手机，上面果然有5
个未接来电，全是郝敏打来的。“对
不起，路上吵我没听见。”宋暖解释
着，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补充，“我电
动自行车被偷了，刚买的。”

郝敏像没听见一样，板着脸
说：“张经理那儿有份合同想让你
顺便带回来的，这下，只能麻烦你
再跑一趟了。”

当宋暖气喘吁吁又重返风华
公司的时候，张经理已经外出办事
了，据前台小姐说，“会回来的”。

于是宋暖便坐在会客室等，等
啊等啊等啊等，等到华灯初上，等
到大家陆续下班，还没见到张经理
的影子。宋暖心里着急，正犹豫着
要不要再向前台小姐求证一下张
经理是否的确是“会回来的”，此
时，前台小姐也换好衣服准备走人
了，见到宋暖，她惊奇得睁大了眼

睛：“啊，你还在这啊？他打电话说
不回公司了！”

宋暖又想哭，可是已经是欲哭
无泪了，看看手表，已经快六点
了。她垂头丧气地下楼，在电梯里
居然又遇见了张总。

张总也有点吃惊地看着她：
“你才走啊，辛苦了。”

宋暖勉强挤出一点比哭还难
看的笑容：“哪里哪里，这是第二趟
来了。”

经过艰难跋涉的地铁转公交，
宋暖终于抵达宿舍，在这座繁华热
闹的城市，这里是她唯一的避风
港，虽然，这里属于她的，只有一张
床铺和一张书桌。

周格格正在收拾行李，她明天
就要启程去丽江了，看到宋暖回来
心情极好地打招呼：“哎，你看，这
条围巾搭配我的新风衣怎么样？”

宋暖有气无力地说：“嗯，不
错。”说完像僵尸一般往周格格的
床上一躺，顿时觉得身体发飘，“今
天我俩换床睡，我实在是爬不上去
了。挤地铁挤得要内出血了”。

“挤地铁干吗？你不是买了电
动车了？”周格格依然摆弄着手中
的围巾。

“丢了。”宋暖长叹了一口气。
“丢了？”周格格大惊。
宋暖向周格格哭诉了下午的

经历，猛然突发奇想地问：“你说，
公司会补偿我吗？这可是办公事
丢的呀。”

周格格失笑：“听说我们部门
的陈总监因为工作繁忙无法照顾
家庭导致离婚，你说，公司会不会
赔他一个老婆？”

下期关注：陪领导太太去丽江
旅游

最笨就是只苦自己
□吴淡如


